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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产业由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的生产、流通、消费、科研等相关经济社会活动构成，既是我省的传统产业，也是我省的朝阳产业。发展中药产业对于我省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开辟精准脱贫门路、优化经济产业结构、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弘扬中药传统文化、保护生态物种资源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6年，省委、省政府作出着力打造20条新兴工业优势产业链的重大决策，中药产业链名列其中。按照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要求，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成专题调研组，在今年二季度从督办省人大代表吴飞驰《关于大力扶持湖南西部中药谷稀缺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的建议》切入，就如何推动湖南中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问题，先后赴本省怀化市和吉林省通化市等地调研，并收集研究国家和外省中药产业领域的相关信息，综合分析省内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中药企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以下专题研究报告。

1、 我省中药产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我省将中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链重点发展，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在：药材基地不断扩大，我省现有中药材种植企业（合作社）300余家，中药材种植面积约400万亩，其中大宗、道地药材近100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8个；企业实力不断提升，全省规模以上中药工业企业149家，中成药企业中的九芝堂、启迪古汉、千金药业、汉森制药、方盛制药、九典制药6家企业先后上市，正清制药、时代阳光、方盛制药、天地恒一、补天药业、康普制药、金沙制药、天劲制药、康尔佳、天济草堂等中成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馨恒堂、华夏湘众、临湘中药、津湘药业等饮片加工企业颇具规模，希尔天然、久瑞生物、大自然、华光生物等中药提取企业80%产品出口欧美；优势品种不断增多，我省中成药已逐渐形成生殖健康类、肝炎治疗类、抗感染类、抗风湿类、抗肿瘤类、滋补养生类等优势品牌产品，妇科千金片（胶囊）、汉森四磨汤、驴胶补血颗粒、喉咽清口服液（颗粒）、六味地黄丸、古汉养生精等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其中，妇科千金片、古汉养生精、汉森四磨汤口服液荣登2017“健康中国•品牌榜”；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全省中药产业现有德康制药等17家省高新技术企业，九芝堂等3家国家级、康普药业等1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正清制药等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天地恒一等4个博士后协同研发中心，中药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发展速度不断加快，2017年全省中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392.8亿元，居中部六省第3位（较2016年上升1位），同比增长22.4%，增幅高于全省规模工业近10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医药工业5.6个百分点，总量已经占到全省规模医药工业的29.5%。“南国药都”邵东廉桥中药材专业市场，经海南海药投资建设后，经营户达639户，从业人员达3.5万人,日吞吐药材400多吨，年交易总额78亿元，在全国17大中药材专业市场中综合排名第四。然而，调研情况表明，我省中药产业发展势头虽然明显但并不强劲，发展冲劲虽然开始显露但后劲却明显不足，存在“四个不相匹配”现象。

（1） 中药产业地位与中药材资源禀赋不相匹配 

我省是中药资源大省。据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省有药材种类4123种，其中植物药3604种，动物药450种，药材总蕴藏量1200多万吨，居全国前列。其中，全国361个常用重点中药材品种中，我省拥有241个，占66.8%，居全国第二位。在全国单品种药材总产量中，我省的玉竹占80%，百合占70%，金银花、茯苓均占60%，吴茱萸占40%，厚朴占35%。但是，我省中药产业在国内行业发展竞争中的地位与之相差甚远。近比江西省，多项指标落于人后。省经信委《湘滇赣三省中药产业发展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湘滇赣中药产业报告》）指出，2017年我省中药村种植面积400万亩，江西只有200万亩；我省中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393亿元，江西却有550亿元；在全国中药主营业务收入排位中，我省第10位，而江西居第3位；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上，我省1家（九芝堂），江西有2家（济民可信、仁和集团）；我省中药龙头企业九芝堂主营业务收入32.2亿元，江西济民可信已达142.8亿元；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单品种我省1个，江西有7个。远比吉林通化市，发展速度与质量相差甚远。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药工业企业基础与我省怀化市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东北地级市，2017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已有114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0.5亿元，相当于我省的四分之三；该市有东宝、金马等6家医药企业独立或协同上市，正和、天强等7户医药企业在“新三板”或上海股交中心挂牌，上市中药企业比我省还要多。更令人汗颜的是，2017年我省怀化市的中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15家，主营业务收入40亿元，被通化远远甩在了后面。

（二）中药产业链与中药价值链不相匹配 

我省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影响力的中药材有40多种，多数中药材的开发价值都是链条式可延伸的，药食同源并具有药食同用开发价值的中药材更是如此。在吉林通化人参交易市场，专题调研组不仅对规模宏大的干、鲜人参交易场面感兴趣，而且对琳琅满目的人参系列产品更感兴趣，人参保健品、人参护肤品、人参咖啡、人参洗衣液、人参糖点等等，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国内外，其产品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参材价值。反观我省，作为既是药材又是食材的茯苓，在食品链上是可以生产茯苓饼、茯苓粥、茯苓面、茯苓酒、茯苓糖等若干产品的，但在主产地怀化，原产茯苓多数以统装形式作为原材料销往外省，系列产品少而小，产业链很短，产品附加值很低。湘莲是我省的农产品大品牌，同时也是药食同源的大品种，但占绝对份额的终端产品就是莲子，不是鲜莲子就是干莲子，其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的开发空间巨大。近年来，我省开展重视中药产业链建设，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单品种药材的产业链拓展举步艰难，“中药材+农业”、“中药材+园艺”、“中药材+生态旅游”、“中药材+休闲养生”等产业创意还没有形成产业链条，许多中药价值还是“待嫁闺秀”，中药产业链与中药价值链极不匹配。与湖北、江西、贵州等邻近省份相比，我省还没有年销售额过10亿元的中药大品种。

（三）中药产业原料消耗与道地药材产出不相匹配 

我省现有中药材种植面积400万亩，其中大宗、道地药材近100万亩，已初步形成了茯苓、吴茱萸、美洲大蠊、龙脑樟、蕲蛇、玄参、栀子等一批国家中药材生产扶持种植项目基地。一些道地中药材集中产地在全国享有盛誉，如慈利杜仲、靖州茯苓、邵东玉竹、安仁枳壳、隆回山银花等，我省已有十多个中药材产品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称号。但是，这些“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基本上都没有转化为“中国品牌产品”，本地中药龙头企业大多数是使用外省的道地药材。如千金药业的妇科千金片生产原材料之一千金拔的种植基地在甘肃陇西；正清制药抗风湿第一品牌、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产品正清风痛宁所需的生产原材料之一青风藤的种植基地在陕西。调研发现，我省中药材交易市场的兴衰，对道地药材供应与中药企业需求的影响极大。我省曾经与邵东廉桥药材市场齐名的岳阳花板桥中药材市场，因经营困难被长沙高桥大市场收购迁址后，一直起色不大，目前只有90来家经营户在苦撑门面。我省两大中药材现货交易平台坍塌其中之一，本省道地药材种植与中药企业加工的流通渠道受限，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据了解，甘肃陇西县就有各类中药材交易市场23处，集散中药材600多个品种，年交易额达200多亿元，我省除了“南国药都”邵阳廉桥中药材市场和怀化靖州、郴州安仁两个中药材集散地比较红火外，其他零散的中药材市场都没有形成气候，道地药材缺乏交易平台，许多原产地因为与企业脱节而逐渐药材种植蒌缩。

（四）中药产业发展质量与中医事业发展需求不相匹配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激励和工作推动下，我省中医迅速走出低谷，得到了快速发展。全省现有县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117家，76%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3%的乡镇卫生院已开设标准化中医馆，中医药从业人员6万余人，中医医疗服务量约占全部医疗服务量的30%，比2010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但是，中药产业发展质量与中医事业发展需求之间的落差十分明显。一是中药材质量每况愈下。非药用部分入药、掺入杂质、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药效明显降低，耽误病人治病。如将柴胡杆混入柴胡根、地龙未经剖洗包含大量泥土、段木栽培茯苓充当树兜栽培茯苓等现象屡见不鲜。二是中药材农药残留及重金属超标。主要表现为在中药种植过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滥用农药、化肥现象。如金银花的市场抽检表明，近7成样品检测出农药含量超标。三是中药材加工炮制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中药材加工过程中的不炮制、乱炮制、滥炮制现象，如不法商家在百合炮制过程中为达到漂白、增艳、防虫的效果面使用硫磺熏蒸，不但破坏了药材的有效成分，还产生了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好药材才能出好中药，好中药才能出好疗效，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然而，我省中药材产地部分地方和部分品种深陷“劣材-劣药-劣效”的恶性循环，大品种蒌缩成小品种，好品牌沦落为差品牌，畅销地变成了滞销地，道地药材与本地中医渐行渐远。

二、我省中药产业发展“四个不相匹配”的成因

我省中药产业发展的“四个不相匹配”问题，由来已久，现时更甚。这既有历史积累的成因，也有现实叠加的成因。历史成因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我们等不起；现实成因问题的解决，见效很快，而且还可以带动历史成因问题的解决。因此，调研组聚焦现实成因，发现源头在于“四个乏力”：

（1） 行业管理的组织体系乏力

中药产业链主要由种（养）植加工（中药材种植、初加工）、企业生产（中药材饮片炮制、中成药生产）、流通消费（中药产品的运输物流、市场交易、临床用药）三大环节构成。这根链条涉及的行政管理部门众多，种植加工环节有农业、林业部门，企业生产环节有经信、食品药品监管、质量监督等部门，流通消费环节有商务、工商、卫生计生、中医药管理、食品药品监管、质量监督等部门。此外，还有发改、科技等部门在全链条各环节发挥规划、指导的职能作用。目前，我省中药产业的牵头部门是经信委，但在其“三定方案”的16项主要职责中，中药产业管理难以排上号。因而，中药产业在省经信委归口消费品工业处管理，这个处只有2名工作人员承担全省医药行业的管理工作，而中药工业产值又只占医药工业产值的三成，基本上是“搭头”。省中医药管理局的机构职责定位是管中医不管中药，只能在医药分管体制下对与中医皮肉相联的中药产业发展爱能莫助。其他部门同样因职责分工，也都只能在“九龙治水”中各治其“水”了。同时，由于各部门的行政管理事项繁多，中药管理显得“微不足道”，“蜻蜓点水”式的管理也就自然而然了。因此，我省目前状态下的中药产业组织管理体系，注定是一个主体模糊、管理松散、信息不畅、执行力弱的体系，明显难以很好地担当起中药产业作为新兴优势产业发展的组织管理责任。

（二）产业规划的推进措施乏力

在《湖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中，中药产业链是二十条产业链之一，确定的发展目标是，中药工业产值由2015年的29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700亿元，基本形成集中药科研、种植、加工、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中药产业链，全省中药行业整体实力跻身全国十强。目前，产业链是否健全暂且不论，仅就中药工业产值增速而言，实现计划目标难度不小。按照行动计划确定的产值目标，五年间我省中药工业产值年均增速需保持在35%以上。然而，2017年与2015年相比，中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年均增速为17.2%，只有计划增速的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划有力，行动乏力。在6月上旬省经信委召开的中药产业链建设座谈会上，几位省内中药产业链建设重点企业负责人反映，我省中药优势产业链的行动计划好，过硬措施缺，目标实现难。调研发现，云南“文山三七”誉满全球，其成功秘诀是用超常措施实现超常发展。在省里支持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制定了《文山三七发展条例》，设立了文山州三七特产局（现更名为生物资源开发和三七产业局），成立了文山三七研究院，确定每年4月1日为文山三七节，对新获得国药准字号产品批文的企业每个批文一次性奖励100万元，等等。在这些措施推进下，文山三七2017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市场交易量占全国90%以上，产业规模超过260亿元，正快步向千亿产业迈进。相比之下，我省打造中药产业链的行动计划鼓舞人心，但两年多来的行动措施却显得中规中矩，不温不火，到目前为止，在管理体系、基地建设、产业政策、资金引导、市场培育、文化传播等方面还没出台有突破性、引领性的超常措施，中药产业超常发展的计
划又怎么能实现？

（三）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乏力 

中华中医药学会出版的《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报告（2017版）》显示，在各省市区中药大品种科技竞争力排序中，总科技竞争力位列前五名的是江苏、广东、四川、山东、贵州，湖南列第16名；产品平均竞争力位列前五名的是天津、江苏、福建、上海、黑龙江，湖南在第20名。《湘滇赣中药产业报告》也有相似的比较结果。规模以上中药工业企业中拥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的数量，云南40个，江西28个，我省只有22个。由此可见，我省中药工业企业的创新实力与滇赣相比有一定差距，中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己经难以满足日益提升的市场有效需求。具体分析，我省尽管中药单体研究方面近年来有重大突破，但在中药复方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方法、技术、过程尚不能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特别是产品核心科技含量与省外、国外差距还比较明显。普遍存在的情形是，现有中药企业集中生产一些比较成熟、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仿制药品，同品种生产企业数量众多，产能过剩，缺乏品种创新与技术创新，专业化程度低，协作性差，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企业对基础研究和长期研发投入条件不成熟，没成为研究创新和投入的主体，研发投入渠道窄；制剂技术和新剂型开发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导致企业在新品开发、专利技术研究、标准研发、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等领域存在短板，提升产品竞争力水平后劲不足。 

（四）消费引导的品牌创意乏力

现今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从传统的产品竞争、价格竞争走向品牌竞争，各个市场领域正被强势的品牌所瓜分，中药行业更是如此。由于消费者普遍缺乏医药知识，对于处方药物消费者主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而对非处方药物和保健品消费者则更偏向于购买认知度高的品牌药。因此，对大部分产品属于非处方药和保健类的中药行业来说，品牌尤其重要。我省的妇科千金片、汉森四磨汤、驴胶补血颗粒、六味地黄丸、古汉养生精以及后起之秀正清风痛宁、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等产品，在消费引导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努力，但与国内一些中药精品相比，产品文化故事的挖掘深度、包装精度、传播广度、影响力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在 颇具影响力和认可度的BrandZ品牌价值评价中，2018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百强榜上，药企入榜5家，其中中药企业有云南白药、北京同仁堂、东阿阿胶、华润三九4家，我省中药企业名落榜外。云南白药没有坐享历史品牌优势，近些年全力打造全产业链，深耕第一产业种好药，优化第二产业造好药，开发第三产业卖好药，从2005年的第一支云南白药牙膏到现在，药用牙膏家族已有８个系列，18个品种的产品，还开发了洗发水、皮肤护理产品以及女性卫生护理用品等大健康产品，一个中草药品种带起了一条中药生产链，红透了一个传统中药企业。创意差一步，落伍千百里，我省中药工业企业应该从消费引导、品牌创意上找差距、找方向、找出路了。

三、推动我省中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建议

为了打造我省新兴中药优势产业链，湖南制造强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6年12月制定《中药产业链行动计划》，省农委今年5月也出台了《湖南省千亿中医材产业培育方案》，这两个文本明确了我省中药产业链重要环节的建设思路、主要目标和工作措施，如能实施到位，定有预期成效。经信委中药产业调研组对湘滇赣三省比较分析后提出的“九个一”对策建议，也具有很好的决策参考价值。本委调研组建议，在上述行动计划和培育方案实施过程中，应注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我省中药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 用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推动发展 

[bookmark: 第十五条][bookmark: 15][bookmark: sub18817057_1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中药产业和中医事业全面步入了依法兴业的新时代，地方立法应及时跟进，为中药产业和中医事业发展提供更具有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我省曾于1998年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中医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只涉医，未涉药，效力受限。《中医药法》的出台，从法律源头上理顺了“药为医用、医因药存”的中医药内在关系，《湖南省中医药条例》的立法应是水到渠成了。不过，在省人民政府2018年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中，《湖南省中医药条例》既没有列入出台项目，也没有列入调研论证项目，明年能否排上队还是未知数。本委调研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争取省委领导同意后，要求省人民政府将《湖南省中医药条例》补充列入今年的调研论证项目，确保明年出台，尽早让我省中药产业在国家专门法律指引下，沿着地方法规具体规范的法制轨道快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此外，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应当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完善中药执法标准的建议，比如，中药饮片许多成份含量的质量检测标准是基于野生药材制定的，对种植药材来说已经无法达标，应调整为按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测；中药初加工产品与中药饮片的区别应予以明确界定，否则中药专业市场内的许多药材经营商都在“打擦边球”式的销售初加工产品，经常被执法部门处罚；在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有效运行的地方，应当对中药饮片的流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试点，有条件地允许药店、医疗机构与中药材种植基地直接定购符合质量标准的中药饮片，有条件地允许药材专业市场经营符合质量标准的中药饮片。

（二）用更健全的统筹机制推动发展。

中药产业横跨三大产业的若干门类，纵贯产业链条的若干层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项目。从目前情形看，亟需政府加大统筹力度，破解关键难题。一是加强领导机制建设。建立省中药产业链发展联系会议制度，明确由一名副省长负责召集，省发改委、科技厅、经信委、财政厅、农业委、林业厅、商务厅、卫计委、工商局、质监局、食药局、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中药产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各市州也比照省里建立联系会议制度，研究制定当地中药产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二是加强协调机制建设。《中医药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因此，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应当明确界定省中医药管理局的管中药职责，增设中药管理处，承担推进中药产业发展中的情况综合、工作协调、为基层服务的职能，配合质量监管部门对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炮制、配制中药制剂实施质量监管。三是加强工作机制建设。省、市经信、农业、商务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分别承担着中药工业企业、药材种植基地和中药市场流通的管理任务，是推动中药产业发展任务最繁重、联系最直接的政府部门，应当增强其相关内设机构的工作力量，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经费，健全工作制度，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同时，重视和支持湖南省中药材产业协会（联盟）的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这个专业社团组织统计产业基础数据、发布行业供求信息、协调技术科研活动、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让许多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落地。

（三）用更精准的工作措施推动发展。

中药质量事关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中药农业、中药工业、中药商业的各生产主体和各相关政府部门，都应从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汲取教训，把全面质量管理的工作措施落实到全产业链的各个方面，牢牢守住产品质量这条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在此前提下，还应精确施策，把工作措施向重点环节聚焦。在药材种（养）植环节，稳销路是关键，应当在“药企+基地”、“互联网+基地”、“专业市场+基地”多做文章、做大文章，通过稳销路达到稳价格、稳基地、稳药农、稳品牌的目的。在药品生产环节，创新品是关键，应当大力推进集产、学、研、用于一体的中药创新机制建设，挖掘老药方，研发新药方，力推市场需求量大的新药品，开发特色药膳药饮、保健品、化妆品等中药健康衍生品，用新药品和衍生品引导中医药消费。在药物流通环节，可追溯是关键，应当加快我省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项目建设和应用步伐，力争在2020年将全省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经营企业、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中药饮片经营企业、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纳入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基本实现中药材流通“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过程可控、责任可究”。在消费引导环节，树品牌是关键，应当采取务实措施打好两类品牌：一是以“湘九味”冠名的湖南中药材产业公共品牌，要尽快把9个国内公认有影响力的湖南品牌中药材确定下来，作为湖南中药形象代表宣传出去，提升社会影响力；二是中药独家品种的企业品牌，要把传统品牌维护好，把创新品牌推介好，对正清风痛宁、喉咽清口服液（颗粒）等全国独家中药品种的后起之秀更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湖南中药品牌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品牌。

（四）用更给力的扶持政策推动发展。

[bookmark: _GoBack]建议省市县三级财政对中药产业链建设连续三至五年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并确定分级负担的比例，重点扶持以下项目：一是区域公共品牌，用于对“湘九味”大宗品牌药材的宣传推介；二是产业园区建设，将中药材产业园区建设纳入“百千万”工程给予重点支持，比如，湖南正清制药集团和博世康中医药公司发起建设湖南西部中药谷稀缺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正在筹备打造万亩稀缺中药材示范基地和百万亩稀缺中药材推广基地，相关部门应予重视，给予支持；三是中药龙头企业，对中药材产地加工、提取物、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保健品、中药食品、中药日化品、中药饲料添加剂生产龙头企业标准化厂房建设、升级改造、智能化装备和深加工设备配置方面纳入贴息贷款范畴；四是产业基础平台建设，重点对打造省级技术研发平台、信息共享平台和药品流通平台给予财政投入；五是中医“名方”转化“名药”，从我省中医“名方”的经方验方中筛选5个左右药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相关药企将其转化为“名药”。与此同时，设立中药产业发展基金，由政府产业基金作引导，联合中药龙头企业及社会资本合作成立省中药产业基金，撬动和带动社会资金参与中药产业链建设。对于我省临床用量大、疗效确切的中药新品种，也应及时增补纳入省医保、药品招标采购、两型产品和基本药物等目录，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医院制剂也应及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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